
朔大的野风， 枯黄的矮

草， 裸露的山石……到处都

是黄土的颜色， 单调不失凝

重。

我将单车放在盘山公路

的一旁，信步走上一块坡地，

仰视着峻伟雄奇的群山。 午

后的山野很寂静， 只有在耳

边低吟的风声， 一路从城区

风尘仆仆来到这儿， 早已累

得气喘吁吁， 衬衣黏在后背

上很是难受。

往西望去， 依稀看到高

耸入云的朝阳悬空寺， 朝歌

城的最高点， 加上薄薄的寒

气萦绕，委实觉得朦胧可人，

那就是此次旅行的目的地

啊！ 我仿佛闻见了香烛的味

道， 听到敲木鱼和诵经的声

音了……

当我迈步准备继续前行

时，却被另一种思绪牵绊。 山

的顶峰我已造访多次： 简陋

的蓄水池，冷落的亭阁，寥寥

的矮树， 无尽的蔓草……那

里山的每一寸肌肤都已被我

这任性的孩子吻遍， 已没有

什么新奇的了，甚至一出发，

在起点便能料想站在山巅的

历历影像了，那么，又何必执

著地攀上去呢？

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产生

了另一个问题， 那么此刻我

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呢？

摸出口袋中的烟卷，点

燃，慢慢地吞吐着。 我的面前

是横在山腰的矮山， 山上满

是枯黄的野草和酷似人形的

松柏，冬日的山野有些粗犷，

如血性的北方汉子。

寒冬时节， 加之本来是

座不甚知名的山， 几乎没有

人迹。 那么，野兽呢？ 北方平

原上是很少有狼的。 没有人，

鲜有兽，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

样理解： 整个山此刻都属于

我这个外来访客？

我感到特别的富足，嘴

角露出甜蜜的微笑， 情不自

禁哼起了小调。 来回踱步，开

始规划起我的领地： 在山的

半腰建座小木屋吧， 在它前

面开一畦田， 种上蔬菜，粗

粮，再喂养一些家禽，让它们

漫野觅食……我呢， 和理想

的伊人，日出入山林，日落而

归，做地道的山的子民，做山

的主人，终老一生……

风又有些大了， 夕阳的

余晖洒在身上， 我感到有些

冷了，四周依然肃穆，突然有

些恐惧了。 高处不胜寒，说的

大概是这番景象吧？ 我迅速

地骑上单车，飞奔下山。

年前我在操场的角落

开了一块三平方米左右的

地， 将同事送的蒜头种了

下去。因离水源较远，所以

浇水要一桶一桶提， 常常

累得直喘气。 可是看着蒜

芽冒出头来， 然后一点一

点往上长， 翠绿的叶子代

言着生命的美丽， 我心里

的喜悦就越聚越多。

等到过了年， 蒜芽们

在冬雪融化后的松软泥土

中苏醒过来， 继续欣欣然

地进行生命的歌唱， 墨绿

的叶子更加粗壮， 长势也

更加喜人了。 后来， 我因

为工作更加紧张， 一直无

暇去看。 直到两星期前见

母亲将种在院子里的蒜挖

了出来， 才知道蒜成熟

了， 就想着赶快把自己种

的蒜也快些挖出来， 可是

回去以后， 一直忙于工

作， 有时间了， 看看太阳

挺毒的， 就想着等傍晚再

去； 傍晚却偏偏又忘了，

有时想起来要去了， 操场

却已上了锁， 拿钥匙的同

事已经回家……种种缘

由， 种种借口， 一拖又是

两个星期。

今天无事， 想着这挖

蒜的事不能再拖了， 于是

赶早来到种蒜的地方，一

看， 傻眼了———这里杂草

丛生， 有的草竟然有一人

高， 郁郁葱葱地长满了我

的那一小块地。蒜呢？竟然

没有踪影！ 我怀疑地看看

四周，确定没有找错地方，

可是蒜哪里去了？

清理了一大堆杂草之

后， 我发现地面上隐约趴

着一些干草似的东西，再

仔细看看， 居然是干了的

蒜杆子！ 原先粗壮的杆子

已萎缩成细小干枯状，还

灰白灰白的， 就是这些干

枯了的， 也只剩下稀稀疏

疏的几个……我苦着脸循

着干枯的蒜杆子挖出几个

蒜头，竟然还挺饱满的。于

是顺着地边， 一锹一锹来

个地毯式搜索。

没想到这地毯式的搜

索行动还很见效， 好多颗

同样饱满的蒜头被挖了出

来， 一种收获的快乐渐渐

涌上心头， 使我忘了汗水

和越升越高的太阳。 可是

因为不知道蒜头长在哪

里，往往一锹下去，好好的

蒜头被削掉一块， 有的被

一切两半，滚上了泥，仿佛

血淋淋的伤口般触目惊

心，只好慢慢地挖。

好容易将整块地翻了

个遍， 才发现衣服已经湿

透，腰杆已经僵硬，检查一

下成果，发现“受伤”的蒜

头竟然有一半之多！ 再回

头看看一片狼藉的“现

场”， 心里想着以后做事

情， 千万不能像这次挖蒜

一样，寻着种种借口，找着

种种理由，一拖再拖。不仅

错过了最好的收获时间，

还要付出加倍的劳动，丢

失许多果实。 就如同人生

中有些机会，错过了，就再

也找不回来， 于是丢失了

成功；有些感情，错过了，

就会伤痕一片， 于是丢失

了爱你的人。

既然珍惜， 就要及时

抓住。

淇

水

诗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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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淇 水

一

云梦山黄沙岭，是一个只

有一户人家的小山村。 至今这

户人家的老两口还在山上住

着，儿女们让他们下山，他们

坚决不肯。 他们是留恋这世外

桃源般的生活吗？ 但是这里没

有任何水源啊。前几天

,

我翻山

越岭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这

里，只见大树遮蔽

,

石屋参差

,

农家的锅台还冒着热气，人推

的石碾还有剩余的米粒。 一只

狗认真地看守着主人的这点

家当， 警惕着我的一举一动。

其实，我只是想找点水喝。 但

是，满院里找不到一点水。 我

当时想，要是有水，这个地方

建一个农家宾馆肯定不错！

我带着遗憾继续前行。 突

然，我在一片树丛中看到一汪

绿色， 这是像镜子一样的绿

色，是那种可以让人的神经顿

时兴奋的绿色。 原来这是一个

不小的人工湖泊，占地大约一

亩，藏在这深山老林中，显得

格外亮丽。 我拿起相机拍个不

停，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

样，那种兴奋是无法掩饰的。

这是生命之水呀！ 尽管它

要靠天赐，却足以让一对老人

顽强地生活下去。 他们用它煮

饭，用它浇地，用它洗衣。 生活

就这样延续下来。 这个原始的

村落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不

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喧闹都

市外的一处静地。

二

沿云梦山的鬼谷西行，过

清溪桥， 越石门沟， 就走上

了位于半山腰的悬崖步道。

大约走二里， 就是著名的孙

膑石棺。 现在孙膑石棺的一

部分已经被千年的雨水冲得

几乎没有了， 但其他尚好。

孙膑在云梦山修行的洞穴名

为洗尘洞。 他死了以后也葬

在这么一个水口， 其中之意

令人深思。

令人惊奇的是，孙膑石棺

的周边长了很多野生的芦苇。

在绝壁上能长出这种喜水植

物，可见这里的水资源一定非

常丰富。 我拨开苇丛想探个究

竟

,

果然看到一片湿地，再仔细

瞧

,

发现很多小泉眼，有的只是

往外沁出

,

我给它取名为“沁

泉”；有的细如抽丝

,

我名之为

“丝泉”；有的只是冒点泡泡

,

我

称之为“泡泉”。 这些细小的泉

水一年四季不会干涸，到雨季

的时候

,

还会在孙膑墓下形成

一道飞瀑

,

当地人称为“一线

瀑”。 在北方的山壁间

,

有这么

一块地方

,

有水有苇

,

极具乡土

气息

,

孙膑当年回归自然的心

态由此可见一斑。

三

走进云梦山老山门

,

军坛

的后面就是云梦山的著名景

观———半月潭。 绕半月潭沿栈

道南上，就是被称为云梦山天

然画壁的小南天门。 只见壁如

刀削，钟乳倒垂，气象万千。 其

中有一个钟乳石颇像人们心

目中的观音菩萨，早在明代就

被善男信女们就势塑成了白

衣观音。 旁边还立有一碑，详

尽地记录了这一盛事，碑上还

提到云梦山的别称为苍峪山

或青岩山。

十分奇特的是， 这里竟

也有两股泉眼， 名为双龙泉，

长年不干涸， 注入半月潭后，

从坝上溢出， 和云梦龙泉、

仙泉汇合后流入五里鬼谷清

溪。 现在， 景区管理处在这

里建了两个水池， 一个供游

人洗尘， 另一个供游人渴饮，

倒也解决了不少游客的实际

问题。

写到这里， 我就在想，其

实水有时是一种很神秘的东

西，当你走近她的时候，你会

发现很多，感悟很多。 老子说，

“上善若水”，反过来说，水不

也更倾向于“善者”吗？

水之散记
□

谷慧勇

挖蒜
□

浚县 胥冰梅

鹤壁人民笑着走，

款款深情善待友。

满城和谐正昌盛，

山清水秀乐悠悠。

淇河西依太行山，

两岸垂柳水潺潺。

如荫绿树锁荒坡，

清清淇河鱼儿穿。

闻得闹市歌声起，

犹见河面点点帆。

“仙鹤”喜迎八方客，

谁人还会忆江南？

咏鹤城
□

柯常春

象一片片翠绿的碧玉

绽放在大街小巷

簇拥着美丽的都市

散发着晶莹清凉

象一团团锦簇的彩云

飘动在城市的四方

装扮着流动的旋律

播撒着洁净大方

象一串串绿色的风铃

摇曳着夏天的阳光

抚慰着烦躁的世界

吹拂着阵阵的清爽

象一排排巨型的大伞

张开在街道的两旁

遮挡着风雨酷暑

弹奏着无华的乐章

道道人流

在绿荫下走过

各色故事

在绿荫下流传

有爱的浪漫

也有步履的匆忙

有青春的风采

也有欢笑的夕阳

有少儿的嬉戏

也有恋人们的婵娟

有靓丽的风姿

也有纯朴的笑脸

长长的林荫道上

演绎着万种风情

讲述着无数的故事

留下了足迹串串

林荫道
□淇滨区 李红喜

盛夏 佚名 作

小时侯， 我一直认为母

亲很高大， 在我受委屈时总

是躲进她温暖的怀抱里得到

安慰。 长大后我的个头儿长

到一米七三， 母亲站在我面

前连我胸口都不到。

参加工作半年后， 我从

鹤壁回到老家， 久卧病床的

母亲见到我后老泪纵横，我

把瘦弱的母亲抱在怀里，像

安慰一个孩子似的安慰着

她。 母亲止住泪后问：“能在

家里住几天？ ”当听说我第二

天又要走时， 母亲的泪水又

流出了眼眶。

在我大学毕业时， 家里

唯一的姐姐已远嫁他乡。 我

应聘到千里之外的鹤壁当教

师。 来鹤壁报到的当天，父亲

将我送到车站， 说：“别忘了

抽时间回来看看你娘！ ”

第一个月我领到工资

285

元，拿到工资我马上又向

同事借了一些钱， 凑足

300

元给家里寄去。 父亲在村里

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没白

养！ ”母亲则说：“我不稀罕他

的钱， 他能回来看看我比啥

都强！ ”

一次， 父亲在电话里对

我说：“你娘的病一天比一天

重，快不能走路了，有空回来

看看她。 ”

寒假终于到了， 我带着

积攒下的

1000

元钱兴冲冲

踏上了回家的路。 到家后我

才知道， 年老的母亲在劳碌

中不慎摔断了胳膊， 母亲几

天来一直躺在床上输液。

母亲一边输液一边把头

埋在我的怀里， 像个无助的

孩子哭出声来。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母

亲在我临走的时候拿出一双

布鞋让我带上。 这双布鞋样

式很土气， 可是我知道它是

母亲在病床上一针一线做成

的

──

她为儿子只能做到这

些了……

两年前， 从老家传来噩

耗———母亲离开人世了。 后

来， 父亲对我说： “你娘临

走时睁大眼睛到处看， 她是

想是见你最后一面。” 听着

父亲的话， 我的心好痛好

痛。

山的过客

怀念母亲
□

鹤山区 贾振才

□

淇县 郭晓东


